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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 沉

端纳觉得有必要劝张学良戒毒。 端纳的

话向来很有分量， 他与张学良平时谈话都用

英语， 但此时劝说少帅戒毒， 却用汉语。 他

劝张学良趁此下野出国的机会， 戒除吸毒的

嗜好， 洗心革面， 休养身体， 恢复健康， 重

振体魄和精神， 发愤图强， 做一名真正的大

丈夫！ 端纳的汉语尽管说得不太流利， 但

“大丈夫” 这 3 个字说得既真切又响亮。 看到

张学良备受毒瘾的折磨， 其挚友宋子文也产

生了劝其戒毒的想法。 其实， 此前有很多人

都劝过张学良， 但六七年的毒瘾， 岂是一朝

一夕可以戒除的。 张学良与宋子文交往时间

虽不算长， 但宋子文很了解他， 知道他把国

家的尊严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于是， 趁张学

良出国的机会， 宋子文把戒毒与国格、 人格

联系到了一起， 劝解张学良说： “汉卿， 出

国之前， 我劝你一定要戒除毒瘾， 这不仅是

为了你本人的健康， 而且也关系到国家的体

面观瞻！ 你不要忘了， 日本人叫我们是‘东

亚病夫’ 啊！”

正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 宋子文的话深

深触动了张学良。 自己虽然被迫下野出洋，

但作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 在外国人眼里，

仍是整个国家的代表， 如果真的给人一副

“东亚病夫” 的病容， 势必影响到国家形象。

西方人甚至会说， 怪不得“不抵抗将军” 不

抵抗呢， 原来是无力抵抗啊！ 想到这里， 张

学良幡然醒悟， 如果不戒毒， 就什么事也干

不了， 雪家恨、 报国仇就只是一句空话， 于

是他下定决心， 无论如何也要把毒瘾戒除。

可以说， 宋子文在劝说张学良戒毒上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如果不是张学良自己

下定决心， 恐怕谁说都没用。 对此， 张学良

回忆说： “有人说， 是宋子文逼着我戒毒的，

其实如果不是我自己下决心， 纵使 10 个宋子

文也没法逼着我戒。”

决心已下， 张学良把家人都召集到屋里，

郑重地说： “我已决定， 无论如何要戒除毒

瘾。” 并当着他们的面， 把实弹手枪放在枕头

底下， 警告他们说： “你们记住， 从我戒治

之日起， 无论任何人， 看见我怎样的难过，

也不许理我， 如果有人拿毒品给我的话， 我

马上拿这支手枪打死他！”

于凤至和赵四小姐等人听了张学良的话，

都瞪大了眼睛。 戒毒， 这是她们对少帅的共

同企盼， 可是， 她们没有想到少帅现在就开

始戒毒。 眼下张学良瘦弱不堪， 戒毒受的罪

能挺得住吗？ 大家看着张学良铁青的脸， 一

副破釜沉舟的样子， 都不知说什么才好。

屋里的气氛令人窒息， 于凤至忍不住开

口， 她尽量用轻松的口吻温和地说： “汉卿，

我们很高兴你能下戒毒的决心， 只是我很担

心， 你的身体能不能经受得住？ 我看， 是不

是先征求一下医生的意见， 再……” 看到张

学良渐变的脸色， 于凤至小心翼翼地停住了，

没有再说下去。 “医生？ 哼！” 张学良猛地从

沙发上站起来， 怒气冲冲地冲着于凤至吼起

来， “我算是领教过了， 我不相信他们！ 我

的命运我自己主宰！ 你别说了， 我已经决定

了！”

看着突然暴怒的丈夫， 于凤至并没有动

气， 她理解丈夫， 上次戒大烟， 就是因为过

为了让张学良彻底戒除毒瘾， 宋子文专

门给他请来上海疗养院主治医生米勒博士 。

米勒与张 学 良 早 就 相 识 ， 张 学 良 回 忆 说 ：

“早先， 米勒到奉天为他的医院募捐， 我捐了

10 万元钱给他。 以后他又在汉口搞了一个疗

养院， 我又捐了 10 万元钱。 这样， 我跟米勒

也算是相当好的朋友了。”

看到曾经屡次帮助过自己的张学良饱受

毒品侵害， 米勒下决心一定要帮助他戒除毒

瘾。 为保证戒毒顺利进行， 他与张学良约法

三章： 张学良及其家属在戒毒期间一切听从

米勒的安排； 张学良与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

姐三人同时戒毒； 张学良的随从在他戒毒期

间改听米勒的指挥。

对这三条， 张学良慨然应允 ， 并亲手写

下“陋习好改志为鉴， 顽症难治心作医 ” 的

条幅， 以表示决心。

戒除毒瘾是多么艰难 ， 不吸毒的人是无

法想象的。 张学良回忆说： “戒大烟时难受

得很， 那肉就好像烫了以后没有皮肤一样 ，

那可真痛啊 !” 为了防止张学良忍受不了痛苦

而抓伤身体， 米勒医生把他的手 、 脚都捆在

椅子上。 他犯毒瘾时， 吼叫、 翻滚、 晕过去，

在痛苦中挣扎， 谁也不敢解救他。 “米勒是

德国籍的美国医生， 胆子真大， 我的部下看

到我痛苦的样子， 要揍他。 他们对米勒说：

‘你要是把他治死， 你的命也没有了， 你明白

吗！’”

经过了近半个月死去活来、 脱胎换骨的

折磨， 张学良终于戒除了有六七年之久的毒

瘾， 迎来了他人生的新起点。 为了表达感激

之情， 他特意送了 5 万块大洋给米勒博士。

（据《半岛晨报》）

张学良半个月戒掉多年毒瘾

(上)

1933 年 3 月 12 日， 张学

良在夫人于凤至和赵一荻的陪

同下， 来到上海做短暂停留 ，

等待宋子文为其办理出国手

续。 此时的张学良是有生以来

最痛苦的时刻 ： 家恨国仇未

报， “不抵抗将军” 的帽子未

摘 ， 20 多万名东北军客居他

乡。 军事上的失败、 政治上的

失意， 无以解忧的他更加频繁

地使用毒品来麻醉身心， 甚至

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 张学良

此时毒瘾究竟深到什么程度 ，

他的部下王卓然曾有过回忆 ：

“他每日要打 400 多针药才能

过瘾。 你知道这 400 多针药有

多大力量吗？ 据医生说， 这种

药针若是给无病的人打上， 每

人一次打上 10 针 ， 便可以致

死或致重病……”

张学良是如何染上如此深

的毒瘾呢？ 1924 年第二次直奉

战争爆发， 直奉双方相持不

下， 作为总负责的司令官， 张

学良精神无比紧张， 开始吸食

鸦片。 此时， 他初度涉足， 浅

尝辄止， 未曾上瘾， 但吸食时

飘飘欲仙的解脱之感， 已让他

欲罢不能。

1925 年， 郭松龄倒戈反奉

遇害， 此事对张学良几乎是灭

顶之灾 ， 打击之大， 难以言

表。 为了解脱忧思与苦恼， 张

学良借毒消愁， 再次与鸦片结

缘。 郭松龄生活艰苦朴素， 在

人欲横流的旧时代， 他能严格

约束自己 ， 也严格要求张学

良。 此前他常常规劝张学良勿

染旧军阀、 官僚之恶习， 不要

打麻将和抽大烟 ， 要读新书

刊。 对于郭松龄的铮铮直言 ，

张学良都是很乐意接受的， 郭

松龄的失败被杀， 使他失掉了

一位良师益友， 从此再也没有

人能管束他了。 由于张学良的

性格恣放 ， 时常无法克制自

己 ， 因此， 吸食鸦片渐至成

瘾。

郭松龄事件后， 张学良接

受了教训， 不再设副手， 军政

大事一切均由自己决定， 每当

疲劳困顿袭来时， 他就靠吸食

鸦片提神， 长此以往， 又养成

了依赖毒品驱除疲劳的恶习 ，

天长日久， 竟成痼疾。

张学良回忆说： “我吸上

鸦片， 是在郑州战事之时。 在

那个时候， 我已厌倦内战， 心

中十分烦闷 ， 战事又不甚得

手。 在某次将领们进见， 向我

请求撤退……我把他们说服退

去之后， 心中十分痛苦， 不能

饮食， 但仍须支撑这个困苦局

面， 就这样吸上了鸦片。”

当时， 吸食鸦片是上层社

会的一种时髦， 很多达官显贵

都有此嗜好。 张学良的父母 、

妻子于凤至、 好友韩麟春等都

好这口 ， 家中更是烟榻横陈 ，

迎亲待客， 不是奉茶让坐， 而

是上床先抽上几口鸦片烟。 在

这种环境中， 张学良有此嗜好

也就不足为怪。

如果张学良仅限于偶尔抽上两口倒还好

说， 但事情的发展远非他所能掌控。 1928 年

父亲张作霖在皇姑屯遇难后， 张学良对日本

侵略者的暴行痛恨不已， 悲愤交加时， 更是

常以毒品麻醉身心， 无法自拔。 其实， 他岂

会不知鸦片有害之理， 他自己也承认吸大烟

是一种很不光彩的行为。 所以 1928 年夏天，

张学良决意戒除毒瘾。 但他病急乱投医， 听

杨宇霆说有一种日本进口的注射药名叫巴文

耐鲁， 对戒除鸦片有特效， 便叫私人医生马

扬武为其注射。 岂料这种日本进口的药物虽

去瘾止痛 ， 但里面含有海洛因 ， 注射日久 ，

有习惯性， 结果一段时间之后， 张学良虽然

放下了烟枪， 却再也离不开吗啡针。 且针瘾

愈演愈烈， 一天之内需要注射多次， 即使在

接见宾客， 举行宴会的时候， 每隔一段时间

也必须离席入内注射， 愈发搞得身体孱弱不

堪不说， 还伤神误事， 常常引人误解。 几次

政府要员来北平， 张学良理应前往车站迎接，

由于毒瘾发作， 不能亲往。 而他与汪精卫交

恶， 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两人会谈时， 他每隔

20 分钟就要离座注射， 使不知内情的汪精卫

认为张学良对自己不够尊重， 嫌隙顿生。

1931 年春， 张学良因病入住北平协和医

院， 告痊后， 重又吸大烟， 形神日非， 不能

自拔。 “九一八” 事变后， 特别是热河失陷，

举国上下对张学良进行谴责， 张学良的烦恼、

焦躁、 忧愁、 痛苦无法摆脱， 于是， 他更加

变本加厉地吸食毒品 、 注射吗啡麻醉自己 ，

以摆脱难言之苦衷。 刚刚三十岁出头， 昔日

英俊飘逸、 神采飞扬、 意气风发的少帅变得

面黄肌瘦、 弱不禁风、 老态龙钟， 如同 60 多

岁的农村老头。

1933 年 3 月，在背负“不抵抗将军”的罪

名下，他被迫引咎辞职，悄然南下，住在上海法

租界高乃依路 1 号。 因常年吸毒成性，毒瘾相

当难熬，他的胳膊、大腿上打针的瘀痕累累，肌

肉变硬，有些地方甚至连钢针也扎不进去。 外

籍顾问端纳初见他时，觉得“这个人已病入膏

肓，对他自己和国家来说，都毫无价值了”。 黄

绍竑在北平会晤张学良时，见他“骨瘦如柴，病

容满面，精神颓丧，大家都为这位少帅的精神、

体力和指挥威望担忧”。

于相信医生的话， 反而染上了更为厉害的吗

啡瘾， 真是不堪回首啊！ 这件事， 使张学良

对医生有了看法， 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

总不能因噎废食， 不听医生的建议， 就自作

主张， 一意孤行吧， 于凤至张张嘴， 还想再

劝劝丈夫， 她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端纳， 端

纳朝她点点头。

端纳走到张学良面前， 心平气和地对他

说： “汉卿， 医生里是有坏人， 但我深信毕

竟好人还是多数。 你的身体太虚弱， 强行戒

毒能否挺得住， 只有让医生检查了才能决定。

为了东北的父老乡亲， 为了你的抱负能得以

施展 ， 你就听夫人的话， 看了医生再决定

吧。”

端纳的话句句在理， 张学良终于同意请

医生来决定是否可以立即戒毒。

军事上的失败、 政治上的失意， 万般痛苦一下子压在年仅 33 岁的张学良头上， 痛苦可谓到了极限。 无

以解忧的他更加频繁地使用毒品来麻醉身心， 甚至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 热河兵败后， 张学良被迫下野， 蒋

介石安排他去欧洲考察军事。 出国前， 张学良为了不给外国人留下“东亚病夫”的印象，下定决心戒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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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于凤至夫妇与长女张闾瑛在英国

期间留影。

张学良

戒掉鸦片却离不开吗啡针

宋子文一语唤醒梦中人

为戒毒瘾

手脚捆在椅子上

军事政治失败

导致借毒浇愁


